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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經世派的 “ 文儒 ” 理想

曹 虹
【摘 要】乾、嘉以來經世意識的潛流在道、咸之世匯成洪
峰，由原有的自發湧動，獲得了清醒的理論自覺。在經世文章步
入張揚旗幟的過程中，道咸經世派對“文儒”理想的期許與其新文
道觀相呼應，顯示出變古開新的精神風尚。儘管文道互苞的論述
模式經由中唐古文家的貢獻而定型，但道咸經世派倡導“道存乎實
用”、“文之外無道”，重建了“文儒”理想的新維度。乾嘉漢學家對
文章“經禮樂，綜人倫”等功能的祈向，也爲道咸經世派如包世臣等
人確立“道附於事，而統於禮”的經世文道觀，提供了某種框架性
的支持。“文儒”理想的近代轉型是思想與審美的雙重成果。
【關鍵詞】道咸經世派 “文儒”理想 經世文道觀 龔自珍
魏源 包世臣

相對於詩詞之言志娛情，古文與經世的淵源似更爲密切。自中唐韓愈等
人倡文道合一論以來，古文家往往對擔荷責任與關懷現實更顯自覺。沿及明
末清初依然方興未艾。隨著前明遺老之凋零殂謝與清廷統治的日益專固，經
世之文的呐喊呼籲漸行消歇。道、咸之世，國勢日蹙，憂患疊起，陶澍、龔自
珍、魏源、林則徐、包世臣等彼此砥礪，互通聲氣，究心時世，倡言改革，催化衍
成經世風潮。正如李柏榮所概括：“默深爲有清一代名家，經世之學，横絶一
時，爲文縱横排奡，奥衍泓深，與仁和龔定盦、涇縣包慎伯另創一派，一掃桐城
纖柔靡弱之習，近代文豪如王闓運、康有爲、梁啓超輩俱所心服者也。” 道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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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派的“文儒”理想變古開新，代表了道、咸時代新的精神風尚。

一、“道 存 乎 實 用”
嘉、道以來社會危機加深，内憂外患交織，朝廷禁網漸疏，士大夫乃稍
稍突破壓抑，忘卻顧忌 ，探究法古治今之道，常州今文經學派也乘時以興，
影響輿論時議。經世致用之風蔚然興起，日漸壯大爲社會思潮。在這一思
潮中，既有陶澍、賀長齡、林則徐、徐繼畬等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也有龔自
珍、魏源、包世臣、周濟、姚瑩、沈垚、張穆、徐松、湯鵬、張際亮、何秋濤等文
人學者，他們或以親情鄉誼、或以社交雅集、或以幕府爲紐帶，互通聲氣，以
天下爲己任，對河政、漕政、鹽政、人口、水利、戎政、吏政、刑獄、貨幣、貿易、
海防、塞防等關係國計民生的實學予以廣泛關注，或考察研究，或獻言獻
策，或身體力行，多方加以推進。他們以儒者情懷、法家手段，抨擊時政，呼
籲改革。林則徐、魏源、徐繼畬還邁出了解世界的可貴一步，魏源在其 《海
國圖志叙》中更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開啓道咸經世思潮的
新維度。
在道咸經世思潮中，陶澍、林則徐以其卓越的經世才華和果敢的政治
魄力，推行改革，爲經世思潮提供良好的實踐平臺。黄彭年《林文忠公政書
序》稱二人“獨於宴安無事、局守文法之時，洞見症瘕，亟起救藥”。陶澍對
於道咸經世群體的形成，關係尤大，不僅自身經世才幹突出，治水利、漕運、
鹽政，垂百年之利，而且與魏源、林則徐、賀長齡、包世臣、俞德淵、王鳳生、
姚瑩、齊彦槐等經世學者或官員交往密切，或提攜保薦，或咨問尋訪，或切
磋商議，其光明人格與優良政風富於凝聚力，促成道咸經世派的崛起。龔
自珍以思想鋒穎而著稱，於禁網漸疏之際，發舒議論，實爲開風氣者 。魏
源對道咸經世的理論建樹尤具綜羅之功，倡經世以謀富强，講掌故以明國
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匯衆流於江河，爲群望之所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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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魏之貢獻似各成矩範，足資互補 。
經世觀念雖然發源甚早，但經世由觀念上升爲一種學問，則肇始於北
宋，胡瑗在其講學教育過程中，分經義、治事爲二，治事包括講武、水利、算
術、曆法等，開啓經世之學的先聲。晚明經世之風盛行，以“經世”、“經濟”
命名的著作或選本大量湧現，陳子龍、徐孚遠等所編 《皇明經世文編》堪稱
代表。道光五、六年間魏源編輯 《皇朝經世文編》，可能受到 《皇明經世文
編》的直接啓發，但與陳編以人匯文不同，魏編以事爲綱、以類相從，在體例
上受乾隆時期陸燿《切問齋文鈔》的影響更多。《皇朝經世文編》更加凸顯
治行與學術相輔而行的特色。魏源於該書卷首 《五例》解釋取文原則，稱
“道存乎實用”，“志在措正施行”，所以 “既經世以表全編，則學術乃其綱
領。凡高之過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在他代賀長齡作的 《皇
朝經世文編叙》中，還談到編纂該書的四點考慮，本於心而驗於事，本於人
而資於法，本於古而驗於今，本於我而憑於物，表現出對時代危機的密切關
注。《五例》對“未刻”的部分作説明：“創編之始，蓄願良奢，尚有 《會典提
綱》廿卷以稽其制，《皇輿圖表》廿卷以測其地，《職官因革》廿卷以詳其官，
更輯《明代經世》一編以翼其旨，庶幾自葉流根，循源達渤，質之往古如貫
串，措之當世若指掌。欲脱全稿，尚待他時，先出是編，以質同志。蓋欲識
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之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可見編
者試圖構建從古到今、源流兼備的經世學説體系，體現 “以經術爲治術”的
學術經世的自覺訴求 。此書的編纂具有一種標誌性，即視經世之學爲一
門學術，足以與漢學、宋學分庭抗禮 。因而魏源所作的《皇朝經世文編叙》
不啻爲晚清經世運動之宣言 。《皇朝經世文編》的編纂取得巨大成功，造
成廣泛的社會影響，晚清俞樾稱此書“數十年來風行海内，凡講求經濟者無
不奉此書爲矩矱，幾於家有其書” 。
《皇朝經世文編》的價值超越了以前的經世著作和選本，也超越其文編
本身，昭示出乾、嘉以來經世意識的溪流在道、咸匯成洪峰後，由原有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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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湧動，獲得了清醒的理論自覺。隨著 《皇朝經世文編》問世，經世意識不
再停留於零散沉思與孤獨詠歎，而開始步入了張揚旗幟的自覺階段。經世
之文在儒林文苑謀得耀眼席位，加速了晚清文壇多元化進程。在與桐城派
等主流標準的相互激蕩、相互碰撞中，爲文壇審美拓展了新的空間。

二、“文 之 外 無 道”
道咸經世派並非單純的文派，它是其時先進士人和開明官僚應對社會
危機所形成的社會政治力量。但道咸經世派中不乏能文之士，如陶澍文章
舒暢有氣勢 ，屬嘉、道間名家，有《印心石屋文鈔》３５ 卷，其《蜀輶日記》，對
直、陝、晉、川、鄂、豫等省的山川形勝、水利漕運、風土民俗等一一指陳，體
現出濃重的經世色彩。包世臣是著名的經濟專家，東南大吏每遇兵、荒、
漕、鹽諸巨政，往往向他諮詢，其存文頗豐，有 《小倦遊閣文稿》２ 卷，《中衢
一勺》３ 卷，《藝舟雙楫》９ 卷，其中《藝舟雙楫》之文與《小倦遊閣文稿》有互
見者。包世臣長於論事，言多徵實，儼有晁錯、陸贄之風。《中衢一勺》言水
利、漕、鹽諸政，多切實用。姚瑩有《東溟文集》６ 卷、《外集》４ 卷、《後集》１４
卷、《文外集》２ 卷，《中復堂遺稿》５ 卷、《續編》２ 卷。姚瑩古文得桐城義法，
而運以氣勢，湛以情感，議論頗顯其能，指陳利病，慷慨深切，豪宕俊爽，而
記叙非其所長。《康輶紀行》１６ 卷，叙西南風俗事宜，流於枝蔓，殊少熔裁。
周濟有《介存齋文稿》２ 卷，其文頗有奇氣，議論爲優，可與惲敬相鼓吹；史
才秀逸，有《晉略》６６ 卷、《味雋齋史義》２ 卷，尤其是《晉略》一書借史事以
寓平生經世之學 。湯鵬本以詩名，而文亦有可言者，其 《浮邱子》１２ 卷通
論治道學術，洞達情僞，《明林》２４ 卷指陳前代得失，時有卓見。
道、咸之文必推龔、魏爲巨擘。龔自珍存世之文有 《定盦文集 》３ 卷、
《續集》４ 卷、《補編》４ 卷、《補續録》１ 卷。龔自珍與魏源“相交二十餘年，最
稱莫逆” 。兩人曾約定：“孰後死孰爲定集。” 龔自珍卒後，文集爲魏源所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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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在創作理念上深受李贄童心説與袁枚性靈説的影響，强調創作
要真情流露，發抒懷抱。他撰《宥情》稱：“欲有三種，情欲爲上，西方聖人，
不以情爲鄙夷。”抨擊假道學以理抑情，爲正常的情欲辯護。《長短言自序》
進一步提出“尊情”説：“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
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爲 《長短言》何爲者耶？其殆尊情者耶！”
他在詩中多處提及“童心” ，藉以表達他對真情、真心的禮贊。正是基於這
種重情、尊情的理念，批判社會的虚僞與黑暗成爲龔自珍筆端的基本主題。
龔自珍的批判鋒芒指向皇權專制、科舉和用人制度、司法制度、士林風
氣等諸多方面。如《古史鈎沉論一》抨擊“霸天下”者施行“一人爲剛，萬夫
爲柔”的淫威政治，《明良論四》指出君主對士人 “約束之、羈縻之”造成的
危害，《干禄新書自序》揭發科舉選士制度的荒謬性，《明良論三》痛斥論資
排輩，致使士大夫“奄然而無有生氣者”，《乙丙之際塾議三》在揭露司法黑
暗的同時，又刻畫出刑名之吏“挾百執事而顛倒上下”的醜態。對於官場士
林的齷齪靈魂，他更是無情鞭撻，如《明良論二》痛陳“士皆知有耻，則國家
永無耻矣；士不知耻，爲國之大耻”，可是現實則是官僚普遍昏聵無耻，“官
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叙嘉定七生》
形容隨衆俯仰者中無主見之情狀云：“又有中年所業垂成，就見它人所嗜好
稱説，必强同之，華山旋其面目東向，太室厭其中處，以求同於岱宗而止，是
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松江兩京官》更是一篇辛辣諷刺官員賣友求榮的
妙文。梁啓超曰：“當嘉、道間，舉國醉夢於承平，而定盦憂之，儳然若不可
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 與批判現實相表裏，龔自珍在文中發
出更法變俗的强烈呼籲。《上大學士書》提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
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强調改革勢在必行。《乙丙之際箸議第
七》發出變法圖强的呐喊：“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
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龔自珍還在各方面提出改革方略與具體措施，如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提出改革行
政體制的諸多設想。《平均篇》建議通過取有餘補不足的辦法調節君、臣、
民之間的財富佔有關係，維持大體平均，以促進社會穩定。《農宗》與《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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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强調農業對國家制度形成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提出以宗法授田的
土地分配方案。
乾隆以降，西北邊疆紛然多事。龔自珍以一系列關於西域、蒙古的書
議志序，表達對邊防的熱切關注。其中最著名的是 《西域置行省議》，主張
仿各省之例設置行政機構，以加强中央對西域的管控，頗具歷史遠見。李
鴻章讚歎不已：“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
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蓋先生經世之學，此尤其犖
犖大者。” 道、咸以來，海患日深，鴉片走私日益嚴重，龔自珍《送欽差大臣
侯官林公序》表明禁煙立場，建議佈置重兵，加强海防，防止外敵挑釁，對林
則徐予以聲援。《農宗》也主張對種植與吸食鴉片者予以嚴懲。
龔自珍所嚮往的“文儒”是貫通兼綜型的，其 《與人箋一》曰：“古人文
學，同驅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
之所譚，而知其義例，遍入其門徑，我從而筦鑰之，百物爲我隸用。苟樹一
義，若渾渾圜矣，則文儒之總也。”他的“最録”系列文章涉及經、史、子、集諸
方面，甚爲宏博。對於龔氏身體力行的“文儒”觀，魏源最具會心，其 《定盦
文録叙》言其學與文的規模曰：“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
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
隱爲質幹，晚猶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由於博通多涉，融化吸收，造
成龔自珍文風的深渾奇變之境，如曹籀《定盦文集序》稱“其雄辭偉論，縱横
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奥義深文，佶屈而聱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
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
魏源文主要結集爲《古微堂集》１０ 卷，其中内集 ２ 卷，外集 ８ 卷。内集
爲《默觚》上、下，爲其論學與論治的思想隨筆，外集則收入書、叙、傳、贊等
各體文章。其史學名著《聖武記》與《元史新編》亦有相當的文學性。魏源
從不以文人自命，認爲“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他曾協助賀長齡籌劃海
運事宜，輔佐陶澍進行淮北票鹽改革，頗具實際經濟才幹。他肯定文章經
世濟時的作用：“文之用，源於道德而委於政事。百官萬民，非此不醜；君臣
上下，非此不牖；師弟友朋，守先待後，非此不壽。夫是以内亹其性情，而外
綱其皇極，緼之也有原，其出之也有倫，其究極之也動天地而感鬼神，文之
外無道，文之外無治也。經天緯地之文，由勤學好問之文而入，文之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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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之外無教也。” 他所作之文有强烈的經世傾向。林昌彝云：“默深所
爲詩文，皆有裨益經濟，關係運會，視世之章繪句藻者相去遠矣。” 如《城守
篇》、《軍儲篇》、《坊苗篇》之言軍事，《籌河篇》之言河政，《籌漕篇》、《復蔣
中堂論南漕書》、《上江蘇巡撫陸公論海漕書》之言漕運，《畿輔河渠議 》、
《湖廣水利論》、《湖北堤防議》、《上陸制府論下河水利書》、《再上陸制府論
下河水利書》、《江南水利全書叙》、《東南七郡水利略叙》之言水利，《籌鹺
篇》、《淮北票鹽志叙》、《淮北票鹽志凡例》、《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自序》、
《上陸制軍請運北鹽協南課狀》之言鹽政，《海運全案跋》、《海運全案序》之
言海運，《錢漕更弊議》之兼言財政與漕政，《吳農備荒議》之議農業。《乙
丙湖貴征苗記》、《道光丙戌海運記》、《道光洋艘征撫記》都是對時局形勢
的真實記録與描述，其歷史著作《聖武記》則藴藏作者“溯洄於民力物力之
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以及“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鑒往知
來的現實情懷 。即便《元史新編》，“蓋作者欲藉舊史以明治道，非徒志在
考證筆削而已也” 。其《默觚》之 《治篇》，更從思想哲學的層面對現實社
會予以思考和觀照。
魏源推崇厚、真的文章。他自己所作的論事之文，思理綿密，考慮周
詳，謀劃深遠，誠爲經世文章的典範。如 《海運全案跋》通過詳實的資料與
堅實的推理，説明海運大有益於民生，全文精神飽滿，事理森嚴。《明代食
兵二政録叙》總結明代成敗所由，與清朝互爲對照，由此列出當代的種種重
大社會弊端，有針對性地發出革除積弊的呼籲，筆力堅重，詞氣激揚。《皇
朝經世文編叙》叙説編書的目的，以及經世而 “知從違”、“知參伍變化”的
重要，法度謹嚴，而行文兀傲，潛氣内轉。《籌河篇》、《籌漕篇》均採用問答
體，切合實際，不作空談高論，而從歷史情形、現實狀況出發提出對策和建
議，思慮甚深，且富於感情。
魏源自幼喜讀史書，及入京師，得借讀官私著述，見聞日富。他悉心時
務，深具良史之才，在叙事方面頗爲擅長。其《聖武記》採用紀事本末體，將
清代大事總結爲開國龍興、平定三藩、綏服蒙古、蕩平准部、戡定回疆等數
十件大事，按事立篇，對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用歸納、分説、互見、階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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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使複雜的事件展現出清晰的發展輪廓。《道光洋艘征撫記》則以質
樸的語言對鴉片戰爭作忠實描述，寫出戰爭的前因後果與鬥爭的起伏升
落，刻畫當時各方面人物的情態，栩栩如生，頗有《左》、《史》遺風。魏源的
傳記、碑銘也寫得頗見功力，如所作周濟、李兆洛的傳記以及傅鼐、陶澍、嚴
如熤的碑銘，均能切合人物身份，曲盡其情狀，時入韓、歐勝境。
與其文道互苞説相應，魏源還認爲，情是才的基礎，只有充滿現實的人
文關懷，貫注深厚的情感，方能産生真正的 “才”。他説：“人有恒言曰 ‘才
情’，才生於情，未有無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愛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
手足情衛頭目，自有能捍頭目之才。無情於民物而能才濟民物，自古至今
未之有也。” 魏源文章無不傾注深切情意。他在叙事中往往通過細節點染
而流溢感情，或者輔以議論而申舒懷抱。如《海國圖志叙》基於其時 “夷煙
流毒”、世風低落的狀況，疾聲高呼：“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
知者所宜講畫也。”他論事、記事諸文，語言外似明晰暢達，而内藴峭拔兀傲
之氣，這種内外反差感也反映其思想與文學個性。
總之，龔、魏頡頏並駕，論識龔以凌厲奇警著稱，魏以切要綿密佔優；龔
文以騰空摶虚見長，魏文以沉潛運實取勝。龔、魏雖互有勝場，但在重建
“文儒”理想的方向上，卻展現了共同而富有時代意味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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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儒”理想的近代轉型
包世臣在《與楊季子論文書》中的一段話頗爲發人深省：“竊謂自唐氏
有爲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説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
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子思歎聖道之大，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於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
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於禮。其離事與禮而虚言道以張其軍者，
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於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爲達
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
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 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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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 不可否認，韓愈、柳宗元等
中唐古文家大量而集中地顯揚文以明道之旨，建立了文道關係的論述形
態，將傳統的經義箋釋訓詁之學轉化爲 “融會經義，發爲文章 ”的文儒事
業 。包世臣指稱他們 “好言道”，固然是確實的。《新唐書 · 文藝傳序 》
謂：“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
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
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所謂“完然爲一王法”，正可以形容出中唐古文
之學的經典範式意義。
但韓、柳等人的文儒範式卻遭到包世臣的某種揚棄。其揚棄之内涵顯
示了道咸經世派文家對文道關係的富有時代精神的新見解。包世臣提到
“説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不難想到，這些
曾經佔據輿論正宗的“説者”，是指以道統與文統結合自任的桐城派。桐城
派的應運得勢，與清代前期朝廷的士風導向有關。例如康熙帝提倡以經術
爲文辭之本，親製《日講四書解義序》，强調“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
所系也”，尤其推重程朱理學，尊崇朱熹，稱“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
功，最爲弘鉅” 。下令編纂《朱子全書》，贊朱子“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
之正氣，宇宙之大道” ，寓有理學與文學合一之意。乾隆帝祖述雍正帝的
“清真雅正”之訓，進一步明確韓愈、歸有光等人的正宗地位以及“以古文爲
時文”的方針。本來，韓愈等古文家講求人文化成之道，也含有通經致用的
態度。乾隆四十年，陸燿潛會於風氣之先，將清初迄乾隆間諸儒有裨經世
之文輯爲《切問齋文鈔》三十卷，“聖諭嘉其切要，令大吏刊行” 。乾隆四
十五年五月策試天下貢士，指出 “帝王之學，與儒者終異”，希望士子發抒
“經世之略” 。但又不允士人對朝廷政治 “嘵嘵不已 ”，否則 “必重治其
罪” 。由此可測在清代文治條件下，儒者文士的立言角色受到了來自政統
與道統的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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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文壇，帝王以“清真雅正”提倡於上，方苞以“義法説”應和於
下，儼然一代正宗，至姚鼐之時，桐城宗派漸成，法席盛行，遍佈海内。一時
有稱：“自乾嘉以來爲古文者，入之桐城者十之七八，入之陽湖者十之二三，
苟不入此二派者，便不得與於壇坫之列。” 作爲桐城派的初祖，方苞立下
“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的行身志向 ，著名一時。他抽繹文章
家緒論，約取“義法”二字明確標舉，使之成爲桐城派的核心概念，其《又書
貨殖傳後》説：“義即《易》之所謂 ‘言有物’也，法即 《易》之所謂 ‘言有序’
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他受托或奉命所編 《古文約
選》、《欽定四書文》，繼續推衍其“義法”宗旨。《欽定四書文凡例》曰：“故
凡所録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爲宗，庶可以宣聖主之教恩，
正學者之趨向。”以上這些主張與康熙年間以降朝廷一再訓飭的文統理念
一致，代表清代步入盛世的文教取向，也爲“義法”説染上了時代色彩。
道、咸之時，桐城文章依然有風靡之勢。但畢竟世道多故，文體日變，
龔、魏、包等乘時立説，代表了道、咸時代新的精神風尚。龔、魏啓變的本質
在維新人士那裏纔遇到真正的知音，如譚嗣同《論藝絶句六篇》寫道：“千年
暗室任喧豗，汪（江都汪容甫中）魏 （邵陽魏默深源）龔 （仁和定盦自珍）王
（湘潭王壬秋闓運）始是才。”並自注云：“文至唐已少替，宋後幾絶……若魏
默深、龔定盦、王壬秋，皆能獨往獨來，不因人熱，其餘則章摹句效，終身役
於古人而已。” 有意思的是，儘管文道合一的論述模式經由中唐古文家的
貢獻而定型，譚氏卻不願意把魏源等人“道存乎實用”、“文之外無道”的新
文道觀上溯唐宋，所贊“獨往獨來，不因人熱”更在意的是他們對傳統文道
觀的反叛。再者，譚氏在“魏、龔”之前還提到了乾嘉漢學健將汪中，這也是
富於學術流别意義的見解。乾嘉漢學勃興，這一博學多聞傳統的創造性活
力，表現在撼動道統對人心的錮陷，學者紛紛越過程、朱，向源頭尋找，恢復
學術理性，理學正統受到了諸多質疑與挑戰，尤其是出現以“禮”代“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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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出示人，亦以爲似。誦書偶多，廣識當世淹通嫥壹之士，稍稍自慚，即又無以自達。或授以
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籀繹，益篤耆之。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絶麗之文，子
雲所以獨遼遼焉。”
①

２００７

道咸經世派的“文儒”理想 ·２９９·

學術呼聲，這一學術與思想相兼的潛流也匯入道咸經世思潮之中，發揮了
學術支撑的功能。重振漢唐經學的樸學追求，也助長了以東漢、六朝爲“古
法”的駢文視野，汪中就是駢文造詣極高的一位漢學家，嘉慶三年吳鼒輯成
《八家四六文鈔》時盛讚其 “經術詞術並臻絶詣” 。此際漢學家如凌廷堪
認爲“文者，載道之器，非虚車之謂也” 。漢學家對文學本質的認識，並不
離棄“載道”觀，如錢大昕《文箴》言“文以貫道”，段玉裁序《潛研堂文集》稱
“文所以明道”。但他們不滿於桐城派爲代表的古文家的文章義理觀，江藩
爲凌廷堪所寫的 《校禮堂文集序》曰：“近日之爲古文者，規仿韓、柳，模擬
歐、曾，徒事空言，不本經術……豈能與君之文相提並論哉！”更把由“空”轉
“實”的文章内涵概括爲：“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大則憲章典謨，
俾贊王道，小則文義清正，申紓性靈。”這樣的理論意向與實踐追求，對桐城
派的文道觀是一種突破，透出某種自由氣息。由漢學家對文章“經禮樂，綜
人倫”等功能的祈向，也爲包世臣等人確立“道附於事，而統於禮”的經世文
道觀提供了某種框架性的支援。
從凌廷堪不喜將“載道”當成門面虚飾，到包世臣厭棄 “離事與禮而虚
言道”，都把韓愈作爲靶子。這種抑韓傾向的滋生，也預示了“文儒”理想的
近代轉型。即以對孟子地位的認定而言，在韓愈的時代，他是推尊孟子的
先鋒人物，開啓了中唐至兩宋以道學爲主導的思想轉型。在韓愈等人看
來，孟子是“醇乎醇者”，其地位上升爲與“六經”相等，李翱《復性書上》又
認爲“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將
《中庸》一篇從《禮記》中獨立出來，以與《孟子》同予升格，使儒家經典内部
的序列乃至内容重心發生變化，開啓了宋學的道統傳承之統序。但包世臣
卻有意將孟子從經術之醇的光環中，還原到“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於不緩
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於禮”。與其受道統
或所謂“正學”的制約，甚至流爲以“修齊治平”爲“門面語”的虚僞，更不如
沖抵這種道統意識，“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
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具有這種經世變革情懷的文儒新範
式，是具有近代意義的。也正是在這個層面，纔更能理會龔、魏等經世文家
注意抒寫時代生活與現實情懷，將身之所歷、目之所見、心之所感，一一稱
①

②

①
②

吳鼒《八家四六文鈔·卷葹閣文乙集題辭》，光緒五年刻本。
凌廷堪《與江豫來書》，載《校禮堂文集》，卷二四，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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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寫出，不假做作，或滋爲恣肆開闔之致，甚至文不中律，不啻解放文體 ，
或文風深入淺出，推動文體通俗化，開新文體之先聲 。
①

②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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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柱《中國散文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０３ 頁。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０９ —１１０ 頁。

